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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您的位置： 专题研究 - 明清戏曲 - 正文   [返回] 

曲度尽传春梦景 “以幻为真”抒至情———论《牡丹亭》真幻交融的审美艺术

功能 

作者:李成 来源:《学术交流》2008年1月 时间:2009-6-15 17:52:52 浏览:26次 

 [摘 要]《牡丹亭》是明代伟大戏剧家汤显祖的一部洋溢着浓郁浪漫主

义抒情气息的爱情剧。“以虚而用实”、“以幻为真”,虚实相丰、真幻

交融,是《牡丹亭》浪漫主义艺术特色之一,也是汤显祖在艺术构思和抒

情艺术表现手法上的一大创新。真幻交融的创作方法具有多方面的艺术

功能,成功地塑造了理想化的实虚相生的“有情人”杜丽娘形象;“因情

成梦,因梦成戏”的情节艺术构思虚实相生、一脉贯通, 以超现实的艺术

手法细腻地揭示和集中地反映出人物内心情感变化流动的轨迹;真幻交织

的梦境、幻境强化了以“情”胜“理”的主旨。 

 [关键词]《牡丹亭》;杜丽娘;“以幻为真” 

 [中图分类号] I207. 37 [文献标志码]A  

 

  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明代伟大戏剧家汤显祖的代表作《牡丹亭》,是

一部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抒情气息的爱情剧。前人赞之“上薄风骚、

下夺屈宋,可与《西厢》交胜”(王思任:《牡丹亭序》) ,甚至因为它“脍

炙人口”而“几令西厢减价”(沈德符:《顾曲杂言》) ,足见其在中国戏

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。这与《牡丹亭》的“以幻为真”抒“至

情”的创作审美艺术特征及其艺术魅力密不可分。 

    文学艺术的内容决定形式,形式为内容服务;形式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

和反作用,完美的艺术形式使内容表现得更充分、更完整、更深刻。加强

对《牡丹亭》“曲度尽传春梦景”、以幻为真抒“至情”的艺术创作特

征即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 

    虚与实的对立统一,是艺术辩证法范畴之一。自老子阐发虚实相生的

哲理之后,虚实和谐相生艺术原理对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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纾曾在《春觉斋论画》中指出:“古人用笔,妙在虚实,所谓画法,即在虚实

之间。”金绍成也在《画学讲义》中说道:“作画须虚实相生,乃有美

感”,“虚为实的辅助”。在文学艺术史上,许多卓越的艺术家都重视这

种艺术辩证法的审美作用并自觉地运用到文学艺术创作之中。叙事文学

代表作如小说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等,古典戏曲中运用得出神入化

成就最高的当推《牡丹亭》。“以虚而用实”、“以幻为真”,虚傍实

生、虚实相丰、真幻交融,就是《牡丹亭》最重要的浪漫主义创作审美艺

术特征。 

    1. 虚实相生是塑造“有情人”杜丽娘的重要艺术手法 

    汤显祖用“以虚而用实”、“以幻为真”的创作方法,亦实亦虚、似

幻而真,塑造理想化的“有情人”艺术形象,细腻真实的地揭示了杜丽娘

的性格发展过程,展示了她在现实中的悲剧命运、幻境中的悲喜剧遭遇以

及靠斗争而获得爱情的理想结局。杜丽娘生于封建官僚之家,长在封建礼

教笼罩的世界之中。身为南安太守的父亲杜宝,自称“西蜀名儒”,讲究

门第家声,光宗耀祖,指望女儿成为“淑女”,他日到人家,“知书知礼。父

母光辉”、“扬名声,显父母”。杜母虽然比杜宝懂得疼女儿,“宛转随

儿女,辛勤作老娘”,虽然她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,但她却同样用封建礼

教毒害女儿,对丽娘严加防范管教。丽娘因为疲乏,白天稍困一会儿,她要

责问“是何道理”;丽娘裙子上绣了成双成对的花鸟,也引起她的惊诧,只

限女儿“香闺坐拈花别朵”。父亲杜宝还请屡试不中的“腐儒”陈最良,

教丽娘学些儒家经典,以“拘束身心”。“年已二八,未逢折桂之夫”的

丽娘,像失去飞翔自由的笼中金丝鸟,被封建礼教束缚在与世隔绝的闺阁

之中,个人意志和真实的情感被无情地摧残压抑着。她所面对的现实,从

某种程度上说比《西厢记》中的莺莺和《红楼梦》中的黛玉艰难得多,因

为莺莺和张生还可以在佛殿相遇—见钟情,黛玉可以与宝玉从小耳鬓厮磨

成为知音。而丽娘所置身的现实,是一个禁欲主义、蒙昧主义严密笼罩着

的社会现实,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悲惨世界。尽管如此,犹如冬天江水在冰

层之下仍有潜动的湍流,在丽娘的内心深处自然积郁着苦闷和对爱情的渴

望与青春的萌动,一旦春风吹化冰雪,将出现掀翻寒冰封锁的潮汛。正因

如此,当丽娘“为诗章,讲动情肠”时,向往爱情幸福的春情便悄悄萌生,她

叹息道:“关了的雎鸠,尚然有洲渚之兴,何以人而不如鸟乎?”以自由求偶

的飞鸟与自己连行动自由都没有的黑暗闭锁的现实对比,感叹人不如鸟的

禁锢境遇,流露了内心的苦闷和对自然与爱情的神往之情,透露出觉醒的

信息。 

    游园的大胆行为,在杜丽娘的性格发展史上,成为第一个转折点,使她从

迈出闺房走向阳光明媚的春天和自然的怀抱开始,就逐步走上叛逆之路。

面对百花争艳的绚美春色,本应赏心悦目、心旷神怡,而与自然和自由无

缘的杜丽娘,在欣喜之余更多的是内心的悲叹和苦闷。她独自道: 



   春呵,得和你两留连,春去如何遣? ⋯⋯天呵,春色恼人,信人有乎? ⋯⋯吾

今年已二八,未逢折桂之夫,忽慕春情,怎得蟾宫之客? ⋯⋯吾生于宦族,长在

名门。年已及笄,不得早成佳配。诚为虚度春容,光阴如过隙耳。(泪介)可

惜妾身颜色如花,岂料命如一叶乎! 

    青春是人生的黄金时代,春天是一年四季中最美好的时光,古人常常怀

春伤情,聪颖美丽的丽娘面对美好的春光和冷酷无情的现实岂能不感慨万

分? 她这发自肺腑的深情悲号,哀怨感人的哭诉,直率无饰地向大自然倾诉

了内心苦闷,表达了处于封建时代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的闺阁少女对爱情

和自由的呼唤,对韶光易逝青春难再的痛惜。 

    以上是写丽娘“实”中之情,接着写丽娘“因情成梦”的“虚”中之

情,尽管封建礼教的羁绊难以挣脱,但是由读《关雎》恋诗和游园之后产

生的对爱情的向往追求之情,迅速地弥漫在丽娘整个思维的时空。可是在

盛行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的宋明理学的明代,她的人生欲望的满足只有也

只能在梦中得以实现:自由地和柳生梦中幽会成欢。杜丽娘的性格恰恰在

幻梦中开始了第二次转折:对爱情由潜在的向往转为主动的追求,“寻

梦”就是这种情感的深化。虽然梦醒之后,现实依然冷酷无情,但她不愿

这美好的梦幻破碎,真诚地希望好梦再来,她暗暗地下定了不惜一切代价

追求个性解放的决心:“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,生生死死随人愿,便酸酸楚

楚无人怨。”黑暗无情的生活环境,同丽娘一发不可遏止的“爱好天然”

的爱情追求,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,决定了她不可避免的命运,在苦闷与

渴望的矛盾的现实中抑郁地死去。 

    然而,才情横溢的作者却没有就此止笔,他张开想像的羽翼,挥动饱蘸激

情的巨笔,按着主人公跳动的情感脉搏,让丽娘在幻想的幽冥世界中,争得

花神和判官的支持,找到梦中情人柳梦梅,实现追求不已的夙愿。李商隐

有诗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。而丽娘对爱情的追求更有甚

于此:“前日为柳郎死, 今日为柳郎生”———为情而死,为情复生。在复

活后,虽然仍要受到封建礼教的“拘谨”,但她的性格日益变得坚强。在

金殿之上,与责备她“无媒而嫁”的父亲展开短兵相接的交锋,终于赢得

了生死追求的爱情。在这“以虚而用实”,“似幻而真”的情节中,在

“情”与“理”的冲突高潮中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。 

     以描写理想为主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,是遵循理想化的原

则塑造典型形象。它不受生活真实的约束,不为时空所限,为了表现作者

的理想,在虚构的环境中用大起大落的幻想情节创造各类人物形象,使人

物形象性格具有百折不回的坚强毅力、非凡奇特的大无畏精神。通过人

物形象理想化的过程,生动地展示出现实中存在的而且应该有的美好的东

西,即“试图用美丽的理想去代替那不足的真实”(席勒语) 。在杜丽娘形

象塑造中,一方面,作者运用超现实的手法,以惊人的想像力,把这个痴情少

女写得美丽动人,诚如作者在《牡丹亭记·题词》中揭示她追求个性自由



的反抗意志时所说:“天下女子有情,宁有如杜丽娘者乎”? “如丽娘者,

乃可谓之有情人耳。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,死可以生。生

而不可与死,死而不可复生者,皆非情之至也。”寄托着作者理想的杜丽

娘,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“至情”艺术形象。另一方面,杜丽娘

的悲欢离合,反映了封建时代贵族女性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,生活中没有

爱情自由,只有绵绵无期的幽幽长恨,她们渴望爱情自由而又不可得的悲

剧命运。因此,笔者认为丽娘这一理想化的艺术形象,不仅具有—般的浪

漫主义文学遵循理想化的原则塑造形象的特点,而且由于作者在现实主义

的基础上,依据人物性格情感发展的内在逻辑,展示了处在特定环境之中

特定的人物情感性格运动的轨迹,使人物形象既有人世的真情,又有超越

时代的理想色彩,她来源于生活而又是高于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,成为植

根于现实又富有理想之光的似曾相识的“这一个”,反映了反封建礼教和

理学的普遍情绪与要求,表现了以“情”抗“理”时代的主题,歌颂了为

争取合理的正当的生活、爱情欲望得到满足而执著的追求精神,从而产生

了“意象生于神,固有迫之而不能亲、远之而不能去者”(汤显祖:《凋象

庵集序》)的审美艺术魅力,激荡着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心弦。 

     2.“因情成梦,因梦成戏”奇幻的情节艺术构思 

   《牡丹亭》“以虚而用实”、“以幻为真”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,还表

现在“因情成梦,因梦成戏”的梦境、幻境的情节创造的艺术构思上。 

    梦境,是一种人的潜意识的心理活动,也是人们内心真情实感的不自觉

的流露,它常是文学家们惯用的刻画人物心理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。不仅

西方意识流等现代文学流派重视它的艺术效果(如乔伊斯作《芬尼根们的

觉醒》) ,而且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常常运用。如诗歌中李白的《梦游天姥

吟留别》,陆游的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;如小说中沈既济的《枕中记》描

写的“黄粱一梦”,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更是描写梦境的集大成之作;在

戏曲中,如比《牡丹亭》早的《西厢记》中的“草桥店惊梦”等。汤显祖

吸取前人的创作经验,又有所创新。如“草桥店惊梦”表现了张生和鸳鸳

离别之后互相思恋的痛苦心情,但这一情节在《西厢记》中不是缺之不可

的。而《牡丹亭》中的梦境则不然,无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,还是对促

进剧情的发展,都是去之不得的,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作用,“梦”在

剧中的重要性远胜于《西厢记》的“草桥店惊梦”。“丽娘梦里贪欢,春

卿画中索配,自是千古一对痴人,然不为幻,幻便是真(吴山三妇合评本《牡

丹亭》评语) ”,这是对梦境的审美艺术效果与艺术作用、功能的中肯评

价。梦境不仅表现了丽娘在现实中不敢流露的对自由的向往,梦中的人和

事,已成现实中的人和事的亦幻亦真亦虚亦实的超现实的艺术真实。 

    梦境成为剧中的关键,情节的支撑点:“惊梦”到“寻梦”,写丽娘的青

春觉醒,是对爱情执著追求的开端;感梦伤情,由梦而病,由病而死,为情而

生,则又是她追求梦中之情的发展结果。这种植根于现实的梦境、幻境的



超现实描写,既出人意料之外,又在情理之中,这正是《牡丹亭》一剧的独

特之处。二十世纪初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,在他著名的《苦闷的象

征》一书中,曾借用弗洛伊德的“精神分析”法,通过艺术来发掘隐埋在

人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潜意识,他提出:“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

恼乃是文学的根底,而表现方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”。从这个意义上

说,丽娘的白日梦,正是在现实中她的正常生活欲望受到封建礼教的摧残

压抑而产生心理苦闷的象征。因此,《牡》剧中的梦,是其他以前写梦的

作品所不可比拟的,既具有生活真实基础上的艺术真实,又富有理想性。 

    白日做梦的幻境是作者的苦心经营,死人还魂的冥界则是这一笔墨的

瑰丽峰巅。这里虽然作者借用了以前文学作品中还魂的表现方法,但仍不

是机械搬用,而使幽冥世界、死人还魂的情节富有新意和独特的艺术功

能。幽冥世界的幻境描写,首先有利于以“情”抗“理”的表达。因为在

禁欲主义猖獗的时代,容不得半点超越封建礼教的行为存在。因此,采取

超现实的幻境,表现对爱情理想的追求,加上一层奇异的“保护色”,取得

了用纯粹写实手法达不到的审美艺术效果,为主题的表达找到了一种比较

理想的艺术形式。其次,从情节结构的有机性看,“魂游”、“幽媾”、

“冥判”是“惊梦”、“寻梦”等浪漫主义情节在幻境中的发展。它们

前后呼应,虚实相对,真幻相丰,有机地融合为情节发展的统一体。再从人

物形象塑造的性格统一性看,作为人的杜丽娘形象和鬼魂形象,从整体上

说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。梦中、冥界的丽娘同现实中的丽娘一样美丽

动人,痴情不移。她用情感动了判官,寻到梦中情人。“魂游”一场表现

出她那一贯的“至情”,使她在超脱的艺术世界中终于摆脱了封建枷锁的

束缚,思想性格发生了质的飞跃,阴配为侣,实现了在现实中可望而不可即

的追求。正是这种“至情”打破了时空虚实———人间和冥界的区别,使

鬼魂形象也具有同样的艺术真实美:“是人非人心不别,是幻非幻如何说? 

虽则似空里拈花,这不是水中捞月”,这正是“以虚而用实”、“似幻而

真”的创作方法所取得的感人而真实的艺术效果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 

     虚实相生、真幻交织,一脉贯通,这是《牡丹亭》“以虚而用实”“以

幻为真”的浪漫主义抒情艺术特色的重要审美特征,它具有多方面的艺术

功能。 

    首先,虚实相生艺术手法打破了时空生死界限,又浑然一体统一于言情

的情节主线。如吴梅所言:此记肯綮在生死之际。记中“惊梦”、“寻

梦”、“诊祟”、“写真”、“悼殇”五折,由生而之死;“魂游”、

“幽媾”、“欢挠”、“冥誓”、“回生”五折,自死而之生。其中搜抉

灵根,掀翻情窟,为从来填词家屐齿所未及,遂能雄踞词坛,历劫不磨也

[ 1 ]。从作品言情主线的整体性看,虚从实而生,实因虚而丰,真幻交织,前



后相承,理想和现实有机融合不可分割,即使是情节发展的各阶段也是如

此。“‘惊梦’、‘寻梦’、‘访祟’、‘写真’、‘悼殇’五折自生

而死;‘魂游’、‘幽媾’、‘欢挠’、‘真誓’、‘回生’五折,自死

而之生。”虽然由梦“自生而死”,作者主要写实,但实中有虚,虚由实

生。“自死而之生”,则以写虚为主,虚因实而显。即在写丽娘因梦而死

的现实悲剧中,又含有幻想的梦境;在写丽娘为情而生、阴配为侣的浪漫

悲喜剧中,又有现实中柳生痴情“玩真”等情节。真真幻幻、虚虚实实,

相辅相成,真情幻情难分明(详见上文) 。虚实相生、真幻交织的艺术构

思,为以“情”抗“理”的主题找到了一个打破时空和生死之限的巧妙艺

术形式,细腻地展示了人物内心世界发展变化的心理轨迹,深刻地揭示了

具有历史意义的“人欲”不可灭,“至情”定胜利的真理。 

     其次,创造了与现实世界相映成趣的超现实理想化的鬼神世界,深化了

以情胜理的主旨。作者创造的超现实的鬼神幻想世界,对此论者多有异

议。一是侯外庐先生认为《牡丹亭》剧冥府中有两种对立的神。他说:

“《牡丹亭》之所以是超过了《西厢记》的艺术发展,其关键就在于它制

造了两种神来集中地反映社会的矛盾”,“—种是宗教迷信中的神,是一

般所知的神之为神;另一种是他(指汤显祖)心目中的不神之神,实际上等同

于物理。汤显祖是根据后者去反对前者,并利用这种不神之神反覆天地,

以期达到‘死者生之’、‘害者恩之’的理想”,“作为前一种神的代表

是冥府的判官,作为后一种神的代表是‘专掌惜玉怜香’的花神。”[ 2 ]

二是认为花神是“情”的化身,“是—个不受‘理’的约束的异端神”,

胡判官“是一个同异端神对立的正统的鬼神形象”,“汤显祖用浪漫主义

的精神和手法,以花神同胡判官的对立,体现了观念形态中的‘情’同,

‘理’的对立。”这又与现实世界中的“情”与“理”的对立“互相呼

应”[ 3 ]93 - 94。三是王季思先生认为胡判官“并不是完全跟花神对立的

反面典型”,“汤显祖是把梦中的境界、冥间的境界作为跟苦闷的现实对

立的现象来描绘的”,“把一定的理想因素寄予冥界来反衬现实世界的黑

暗与残酷”[ 3 ]109。前两种论点相似,但我们不能苟同。第三种观点,我们

认为对于花神和判官的论述是正确的,符合作品的实际,关于冥界与现实

的关系及作者的用意,则还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探讨。我们认为,从作者

的思想及作品来看,冥间鬼神世界不是现实世界的“艺术投影”,也不单

只是为了反衬黑暗的现实,它有现实世界的影子,更富有理想色彩,因为胡

判官不是“理”的代表,判官与花神对丽娘的态度从根本上是不矛盾的,

更不是现实世界“情”与“理”的呼应。作者通过判官在处理“花间四

友”与丽娘鬼魂的归宿等问题的态度上反映了他对人间“矫情”的否定

和对“真情”的肯定。 

    汤显祖认为“情”有“矫情”和“真情”之分,即他在《复甘义麓》

信中所说的:“性无善无恶,情有之”。“真情”就是人们在政治、经



济、思想等方面力图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合理要求;“矫情”就是人

们的那些不正当情欲,比如对“酒、色、财、气”的贪恋和放纵,以及官

场中的尔虞我诈、争权夺利等等。杜丽娘追求合乎人的正当要求与欲望,

为情而死,是“真情”。所以,“冥判”一出中,不仅花神是爱情的支持

者、保护者和促进者,而且胡判官也不是“理”的化身,也不是同“异端

神”(花神)对立的正统神。因为,虽然开始他不理解丽娘会因情而亡,但听

了花神的辩护,得知丽娘之父“为官清正”,并在查找婚姻簿证实之后,便

放“至情”的鬼魂———丽娘出枉死城,随风寻找情人,并命花神和“花

间四友”保护她的肉身,以使她生还完姻,让丽娘追求爱情的理想得以实

现。这说明判官是“至情”的同情者,支持者。他对“矫情”的态度就不

如此:“花间四友”“好男风”、“沉香泥壁”、“好使花粉钱”,在判

官看来是现实世界中的“矫情”。因此,他不准他们超生,罚他们作莺、

燕、蜂、蝶。通过这不同的归宿,表达了作者对“真情”的肯定,对现实

世界中“矫情”的鞭挞。所以,这幻想的梦境和冥府世界,具有现实因素,

也是更多地寄寓了作者美好理想的自由世界,在这个世界中,丽娘如同住

进大观园中的贾宝玉,暂时挣脱了现实中礼教的枷锁,获得了较大的自由,

行动益发大胆坚定起来。还魂后的丽娘也像宝玉走出大观园一样,又依旧

面对着黑暗无情的现实的无奈。但爱情之火已在她复活的心中燃烧,她怀

着对自由爱情和性爱追求的热情,虽有一丝犹豫,但还是不顾一切地为争

得爱的权利而继续斗争。这与梦境、冥间的艺术创造是分不开的。在主

题的表达上,梦境、幻境就是汤显祖的“有情之天下”。 

    在情节的发展上,这些超现实的梦境、幻境与以往作品中的艺术效果

有所不同,它们不仅不是与主题表达及人物形象塑造无关紧要的过场戏,

或是单纯渲染怪诞离奇气氛的装饰点缀,而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,是人

物性格发展史上情感轨迹不可缺少的有机的一环,它使情节波澜起伏,跌

宕有致,富有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奇异的戏剧性。 

     另外,在人物形象塑造性格完整丰富性上,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写出了

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和性格的多重侧面。刘再复先生认为: 性格有“空

间差异性与时间变异性”[ 4 ] 。即:性格随着主体所处环境的移动而不断

发生变更,主要是“旧我”与“新我”不断地交织发展,“新我”不断地

扬弃“旧我”,改变“旧我”。现实与梦境、幻境的交织,就显示了丽娘

性格的多重性与整一性的统一。美丽善良、热爱自然、渴望自由,这是杜

丽娘主导性格特征。在剧情开始时,现实中的丽娘如春香所说:“名为国

色,实守家声。嫩脸娇羞,老成尊重”。表面上按着父母的意愿,“茶余饭

饱破工夫,玉镜台前插架书”,可内心中隐埋着对自然和爱情的向往之情,

从不流露;幻境中的丽娘,对爱情追求大胆主动热烈,虽然复活后曾认为

“鬼可虚情,人须实礼”,但最终还是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。在真幻交织

的情节发展中,丽娘的性格逐渐由文静柔弱变为柔中有刚,使形象更加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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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丰满,更具有艺术的真实性和感人的魅力。 

    总之,《牡丹亭》之所以取得“为从来填词家屐齿所未及”的艺术成

就,是因为作者站在一反正统的时代高度,怀着要求个性解放的满腔“至

情”,娴熟而巧妙地运用“以虚而用实”、“以幻为真”的创作方法,成

功地塑造了杜丽娘为情而死、为情而复生光彩夺目的“有情人”形象,谱

写了一曲具有时代特色的以“情”抗“理”、歌颂“至情”反封建礼

教、争取个性解放的抒情赞歌。同时,他用以“情”抗“理”的红线,把

真幻虚实、人间与冥界、现实与理想一脉贯穿,收到了形散而“神”不散

的审美艺术效果,“上薄风骚,下夺屈宋,可与王实甫《西厢》交胜。”(张

琦《衡曲麈谭》)而且对后世《红楼梦》等文学作品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

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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